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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的横空出世， 叠加着全球文科 “关闭潮”， 让人文学科的危机感骤然加重， 因此

人文话语进行自我调适的必要性愈加凸显出来。 在前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时代， 人文的效用主要通过被动

接受通俗文本得以实现。 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 大众感受人文熏陶， 体会人文价值， 其中

娱乐休闲的成分占据了较大比重。 然而， 进入后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时代， 大众不再仅仅是文本的接受者

和消费者， 更是文本的创造者。 这种创造往往发生在日常化的休闲场景中， 他们通过自主选择和

自发创作， 获得自我认同， 实现主体价值。 人文价值的体现， 已从以单向接受为特征的被动休

闲， 转变为创造性接受与创新性输出并存的主动休闲。 与此同时， 有必要警惕算法标签对主体思

维和情感的潜在控制。 人要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中摆脱这种被算法异化的趋势， 就必须突出人文是一种

以创造性为特征的 “创意劳动”， 其价值是自我实现。 在数智技术应用中， 应将人本的创造性和文

本的丰富性紧密关联， 从而在存在论层面实现人的超越性生存。 人文的未来， 需要文化与科技的深

度融合， 在数智人文实践中， 实现形态转化与价值更迭， 尤其在休闲领域， 探索新的体验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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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年年底至 ２０２５ 年年初，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横空出世， 叠加着全球文科 “关闭潮”， 让人文学科的危

机感骤然加重。 过去，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等话语在民间广泛流行， 其中重理轻文的价

值倾向失之偏颇， 基于收益导向的职业选择也有点 “拿不上台面”。 而今， 大量的文字、 图像工作经

由大模型的介入， 呈现出均质化的面貌， 人类创作者被机械输出者轻易取代， 人文的表现形态、 思想

价值和社会功能都有必要得到重新认识。 直观地说， 人类与人文表征是共生的， 只要人类的意志尚

存， 人文的创造性就不可能断绝。 然而， 机器创作已然成为现实。 面对这样的技术潮流， 如果一味地

固守人类的绝对地位， 试图 “誓死” 捍卫所谓的 “人的尊严” （包括灵感、 直觉、 想象力、 个性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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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等）， 那将难以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凸显了人文话语进行自我调适的必要性。
未来， 人文的存在意义及存续形态或许都将迎来深刻变革， 人类对于文化创造的需要缘由、 需求

程度也很可能不同于当下。 人文学者与其叹乎世异时移， 不如与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展开对话， 探寻人机协同过程中的创作主体性。 在充分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文存在产生根本性影

响的同时， 保存、 转换和推进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人文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 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地

丰富了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 满足了他们的日常休闲需要， 拓展了他们参与文化创造的可能性。 对

此， 任何精英的文化保守主义、 垄断的文化资本主义都显得乏力。 当然， 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同

样也不可能有解释力， 更不具指导性。① 人文的未来， 需要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在数智人文实践

中实现形态转化与价值更迭， 尤其需要在休闲领域探索新的体验与意义。

一、 形态转化： 从人文接受转向人文创造

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动摇文本的生产、 衍生方式之前， 人文的作用主要在于以文

化人， 文本被大众以阅读、 观看、 聆听等方式接受， 进而通过被体悟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
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许多未接受过系统教育或仅获得初步启蒙 （如识字） 的人群， 往往只

能处于 “受众” 的位置。 他们大多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常被笼统地归为 “群氓”
“乌合之众” “沉默的大多数” “子民” “大众” 等群体。 与此同时， 少数人文创作者， 如思想家、 艺

术家、 文学家乃至民间艺人的匠心独运之作， 显得尤为珍贵。
大众接纳少数精英创作与发明的人文意义， 主要通过社会仪式 （包括宗教） 和文艺娱乐。 他们

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 尤其是在农忙之后的闲暇中， 体会自然的关切与人生的意义。 对于他们来说，
人文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茶余饭后的消遣。 正是广泛存在于民间， 而日常又不易接触到的人文 （如说

书、 戏班、 放焰口等）， 让日子变得有意思、 有盼头起来。 可以说， 长久以来，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
“人文” 就等同于文化在人群中的传播与接受， 而非创造。 他们在听书、 听曲、 看戏、 看电影和看电

视剧， 参加宗教活动、 民俗活动， 以及街头巷议、 飞短流长等多种人文传播—接受的过程中， 感受人

文熏染， 体会人文价值， 也随之实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休闲。
人文的如上面向， 往往未被人文学者充分关注。 他们的治学对象集中于能够进行人文创造的少数

精英 （如思想家）， 而非普罗大众。 因此， 他们熟知精英文本的演变历程， 却相对忽视了民间文本的

衍化过程。 可是， 恰如思想史家指出的那样： “精英的思想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一般思想世界的内容，
因此需要找到使它们通俗化的宣传品， 例如一些历史学家不注意的文学性资料 （如早期的讲经、 变

文以及后来的善书、 可供艺人阅读的唱词、 有固定场所的说书、 家族祭祀或村社聚会时的演出） 等

等。”② 而有意思的是， 这位思想史家提到的 “通俗化的宣传品” 几乎都是休闲生活的文本性载体。
换句话说， 在前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时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人文的效用主要通过被动接受通俗文本而

实现， 其中娱乐休闲的成分占据较大比重。 而对于社会精英而言， 尽管他们具备发挥人文主动创造功

能的潜力， 但受到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等古文经学思想的影响， 他们实际产出的文本形态仍以

传习为主、 以训诂为辅， 本质上仍属于接受范畴， 或许可以称为 “创造性接受”， 但尚未达到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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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语境中的人文创造： 重新认识 “休闲学” 专题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与文科学术的未来

性转化” 的程度。 “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 一部中国经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经学诠释学发展史。”① 历代

学人通过 “注” “疏” “笺” “正义” “章句” “训” “训纂” “说” “说义” “微” 等多种文本形式的

著书立说而留名青史。 他们的诠释工作以前人的思想为根基， 持续推动中华人文核心样态的演进。
而进入后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时代， 普通民众人文创造的门槛正在迅速、 大幅降低。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大

模型的知识形态， 替代了 “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 的传统文本研习之道， 让人文创造简化为 “发问

（指令） —解答 （反馈）” 的过程。 不同的文本创作者对这一过程的感受存在差异。 如著名编剧秦雯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上的发言提到 “我让 ＡＩ 续写 《我的前半生》， 它给的剧本华

丽而空洞”②。 而著名作家郑渊洁在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澎湃专访中则坦言， “ＡＩ 用了 ４ 秒钟就完成了

一篇作品， 看完之后， 我承认自己写不过 ＡＩ 的郑渊洁”。 他进一步描述 “未来孩子需要童话的场

景”， “假设一对父母想给孩子讲一段童话， 那父母只需要给 ＡＩ 输入一段指令和关键词， 比如 ‘讲一

个小兔子上月球的故事’、 ‘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剧情平缓哄孩子睡觉’ 等， 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

语音故事或者动画片”。 郑渊洁说， “这个设想在未来几年很快就会实现”。③ 而这样的设想， 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人文创造的解放。 民众从单纯地接受和消费文本， 转向了创造文本。 而可以想见

的是， 这种创造在很多时候也将发生于日常化的休闲场景中。

二、 价值更迭： 从被动休闲转向主动休闲

对于那些满怀创作热忱的艺术家 （包括作家） 来说， 以文本创作为表现形态的人文创造， 源于

抑制不住的情感冲动。 这既是一种务实层面的工作， 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休闲， 甚至是一种 “为天

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的使命。 根据学者的分析， 艺术家在创作的

过程中， 从 “随物宛转” 进入 “与心徘徊”， 是 “由物理境转入心理场， 由 ‘奴隶’ 变成 ‘主

人’ ”。④ 他们在创作中挥洒自我的情感、 才华， 要别出心裁， 要戛戛独造， 本质是要实现主动休闲。
长久以来，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工业时代， 休闲总是与自由时间相关联， 是工作的对立

面， “包括像继续教育、 宗教活动、 社区服务这些非游憩的活动”⑤。 在这种理论视角中， 休闲的创造

性一面被掩盖， 而在工作中实现的 “心流” 与 “高峰” 体验所具备的休闲效果， 也很难得到以对抗

资本剥削为旨趣的批判理论之承认。 “工作的人” 一如 ２０１８ 年法国导演安托尼·鲁斯巴克的同题电

影所刻画的， 为生活的压力所驱使， 赚钱养家糊口是工作的唯一理由。 这样的人， 被网友们戏谑地称

为 “打工人” 或 “牛马”。 他们的休闲主要是被动接受， 以恢复身体疲劳。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他们显然是被异化了的人。 对他们来说， 所谓的 “工作”， 不过是异化或外

化的劳动， 或称 “强制劳动”。 因为他们与其生产的对象和过程都是两分的， 主体价值是通过他者实

现的。 而与之不同的是， 马克思认为， 还存在着一种以创造性为特征的自由自觉的劳动。 在后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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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自己的劳动 （工作） 中不是否定自己， 而是肯定自己； 不是感到不幸， 而是感到幸福， 不是使

自己的肉体受折磨、 精神遭摧残， 而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他的劳动是自愿的劳动， 他在

劳动之中感到自在。① 这样的工作或劳动， 是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 是主体价值的自我实现， 可以谓

之 “创意劳动”②。 近年来， 城乡间越来越多出现的自由职业者或数字游民， 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被视

作其发展初阶的代表。 而对于这些人及其新劳动 （工作） 形态的逐渐出现， 还有一个在资本主义批

判视角之外的解释框架， 那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取代单调、 乏味的程序性劳动。
人文对 “打工人” 的价值， 主要体现为被动的文化消费、 文本接受。 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普遍应用， 人文的这种价值所带来的休闲功效也正在减弱。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所生成的文本是对前人创作的

归纳和重组， 后人的体验完全被前人的 “数据库” 所框定， 久必倍感异化， 遍寻不着 “我” 和 “我
的感受”。 更遑论资本的逻辑依然在， 使用人工智能平台就可能会被算法打标， 进而转为某种待收割

的流量 （韭菜）。 人要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中摆脱这种被算法异化的趋势， 就必须突出人文是一种以创造性

为特征的 “创意劳动”， 其价值是自我实现。
这样， 人文的价值就从以单向接受为表现的文本消费 （被动休闲） 转为了接受与创作并存的文

本创造 （主动休闲）。 近年来， 不以带货为主要目的的网络直播、 Ｖｌｏｇ、 日常分享等 ＵＧＣ 文本大量出

现， 也可被视为主动休闲的初阶表现。 而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辅助下的文本表达能够降低主动休闲的成本，
从而推动这种文本创造的泛在呈现。 比如， 许多大模型附带的应用场景都有微博、 朋友圈、 小红书等

的文案自动生成， 这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在分享平台上表达自我， 同时也阅读他人。 尽管这种 “他
人” 的表达也很可能是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替他创造的， 但广泛地接纳本身就是提高眼界和审美水平的必经阶

段。 而 “分享—阅读—评论” 的链路一旦打通， 重建社会链接就变得更有可能。 只是， 这种链接的

背后仍然主要依靠算法的逻辑。

三、 警惕算法异化： 后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核心命题

算法的逻辑有双重表现。 在资本上表现为 “贴标签” 和 “割韭菜” 的流量逻辑， 而在技术上则

表现为看似赋予人创造的主体性， 实则用华丽的表达形态或隐秘主导的话语权规训、 阉割人的主体

性。 表面上看， 以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确实让 “人人都能认字” 的后扫盲时代， 转

向了 “人人都会写书” 的前创造时代。 可问题是， 他们写的是什么书？ 是他们自己对世界和时代的

观察、 思考与表达吗？
文贵创新。 人文之所以能持续给予人类以温暖， 主要是因为历代皆有贤者出， 贴合其时代创造出

新的文本， 慰藉那个时代及其后的人们。 因此， “惟陈言之务去” 乃人文学传统中的基本共识。 袁枚

在 《随园诗话》 中就曾极为形象地说道： “抱韩、 杜以凌人， 而粗脚笨手者， 谓之权门托足。 仿王、
孟以矜高， 而半吞半吐者， 谓之贫贱骄人。 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 谓之木偶演戏。 故意走宋人

冷径者， 谓之乞儿搬家。 好叠韵、 次韵， 刺刺不休者， 谓之村婆絮谈。” 今之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豆包、 文心

一言等语言类大模型， 若用来表达自我， 恐都难逃这段论述的讥讽。 这种语言以算法标签的形态对主

体进行的思维和情感控制， 是德里达所谓 “延异” 的新表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创造的语言类大模型，
也可谓语言霸权或语言监狱的新化身。 它们在助推社会走向普遍创造的同时， 也扼杀了独特创造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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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５９ 页。
林玮： 《 “算法一代” 的诞生： 美育复兴的媒介前提》， 《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语境中的人文创造： 重新认识 “休闲学” 专题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与文科学术的未来

多可能。
对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 “休闲学”。 在当下的中国， 它不只是工业时代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性

批判， 或者对主体性的简单呼吁， 更是对人工智能伪造人之主体性的高度警惕。 我曾撰文说， 算法会

根据受众的不同， 将一个主体 （如王阳明） 异化成不同的表现形态 （如军事家、 文人、 武将、 成功

人士等）， 也会把受众异化为不同的圈层。① 而如今， 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有力地切入主体的情感表达

领域， 将 “受众” （消费者） 抬高为 “传众” （生产者）， 而又潜在地框定着他们的表达意愿和内容，
进而控制着他们的 “心流”， 也就控制了他们的 “休闲”。 对此， 休闲学的主要旨趣不能再只是为了

主体获得某种体验与认可， 而要更深刻地把主体的在世状态 （包括使用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 等生成式人工智

能） 列入休闲学关照的范围中， 使主体在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真正实现 “向自身的回归”。② 在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心理、 情感、 体验都不那么重要， 或者可以被算法逻辑所伪造。 休闲学， 乃至

广义的人文学， 不得不直面算法异化， 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传统研究的关注对象， 把人的创造性和文本

的丰富性关联起来， 让场景理论、 身体理论、 情感理论等， 都能在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线上线下相折

叠的时代中得到整合， 既肯定人的永恒主体性， 又警惕算法的不确定性。 无疑， 这既是当代人文学面

临的难题， 也是生活于当代的人们在存在论层面能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经阶段。

（责任编辑： 赵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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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 《能指破碎、 算法异化与分身越位： “王阳明” 的当代传播及其问题》， 《媒介批评》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庞学铨： 《转换休闲研究的思维范式》，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